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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其生产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融资能力，为尼日利亚提供了动

力。由于尼日利亚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参与已经远远超出石油。尼日利亚的制造业以及

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正在看到来自中国公共和私营公司的投资。本文的目的是考察中尼经济关系。研究发

现，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大，而尼日利亚在中国的投资规模要小得多，部分原因是尼

日利亚无法在中国与中国产品竞争，使其经济安全面临中国霸权的威胁。 

 

介绍 

尼日利亚通过埃及与中国人进行了第一次接触。 1957 年，中国大使馆在开罗的商务官员 Chan Hanq Kang 

与尼日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加纳、埃塞俄比亚和坦噶尼喀（现坦桑尼亚）建立了秘密的经济关系

（Utomi，2008 年）。然而，1971年 2月，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尽管美国反对，尼日利亚和来自亚

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做出了贡献，有利于北京在 21 年的努力中争取在同年获得普遍

承认为中国唯一真正政府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PRC）于 1971 年 11 月 25 日在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

正式取代中华民国（台湾）（Alobo，2014）。 

 

由于邓小平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改革计划，中国惊人的增长和现代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能源和

市场扩张需求，使其与非洲的联系更加紧密（Utomi 2009）。尼日利亚将这种新的扩展存在视为西方关系

的替代模式，主要来自欧洲、美国和加拿大。这导致在 1971 年建立了大使级接触（Utomi 2009, Kwanashie 

(2000)），此后这种关系一直顺利而稳定地发展。在随后的 30 年中，亚洲和非洲人口庞然大物之间的外交

接触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意义。在中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尼日利亚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接

连发生军事政变，两国于 2001 年签署协议，在中国设立尼日利亚贸易办事处，并在尼日利亚设立中国投资

发展和贸易促进中心 2006年，尼中投资论坛作为政府间机构成立，中尼贸易额从 2000年的不到 20亿美

元，在短短十年内增长到约 180亿美元。2003年至 2009年，尼日利亚是非洲大陆第二- 中国 FDI 最受欢迎

的地点，仅次于南非。它的魅力显而易见：巨大的能源储备和 1.5 亿人口的国内市场 le 随着可支配收入的

增加。鉴于尼日利亚最近摆脱了由尼日利亚繁重的军事独裁强加的贱民国家地位，这种密切相关的关系是

合理的（Udeala，2010 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其生产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融资能力，为尼日利亚提供了动

力。由于尼日利亚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参与已经远远超出石油。尼日利亚的制造业以及

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正在看到来自中国公共和私营公司的投资。他们正在尼日利亚各地建设新的公路、火

车和机场，并开发两个经济特区。中国还因其提供无条件援助的政策——即所谓的“合作”——以帮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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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而受到认可。数百名中国专家正在带来新技术和新技术，以努力提高尼日利亚的农业产量。近期

中尼关系的发展与两国关系重燃不无关系。中尼虽于 1972年建交，但在接下来的 30年里，双方发生了巨

大的积极互利发展。 

 

事实上，在 1999 年至 2014 年期间，高层外交访问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都有记录。两国将从经济合作中受

益匪浅，但一些障碍可能会阻碍发展。尼日利亚人对中国公司的劳工标准、廉价进口商品的质量以及这些

进口商品对本国生产商的影响表示不满。尽管中国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低于其他国家，但尼日利亚的政

治不稳定最终可能会阻止他们继续投资。尽管在谁应该为假冒和走私商品负责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两国

仍然保持着友谊和善意（Utomi 2009 和 Kwanashie，2000）。 

 

尼中关系的历史背景 

尼日利亚与中国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 1960 年，当时中国代表团应尼日利亚政府的邀请参观了尼日利亚的独

立庆祝活动（Ogunsanwo 2018）。代表团带来了中国领导人的贺电，祝贺尼日利亚战胜了殖民主义。尼日

利亚终于在独立十多年后的 1971 年 2 月与中国建交。一年之内，两国都在对方首都开设了大使馆。此后，

中尼双边关系逐步发展。 

 

1972 年，作为军事国家元首的 Gowon 将军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要求为战后重建计划提供财政援助，

当时中国支持比夫拉运动（Pease，2010）。 1977 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导致中国

在世界范围内被孤立后，阿巴查将军也支持中国。1998 年，时任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尼日利亚，以重新点燃

中国对尼日利亚的兴趣。国家和扭转该国的贸易衰退（雷诺，1999 年）。 

 

2001年，时任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访华，主要是为了吸引中国商人投资尼日利亚经济。访问期

间，两国达成的双边协议以石油领域的经济协议为重点，使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尼日利亚石油、天然气和石

化行业的上下游产业。事实上，奥巴桑乔向中国提供了对石油集团的优先购买权（RFR）的折扣，以换取

对石油下游和运输部门的必要投资，特别是在石油勘探和公路和铁路建设领域。 2006 年启动石油区块招标

时，中国国家石油委员会 (CNPC) 获得了四个石油区块和两个石油生产许可证，以换取对尼日利亚卡杜纳炼

油厂的 20 亿美元投资。两国还有石油换基础设施交换项目，中国获得了价值 50 亿美元的公路和铁路开发

合同，并获得了等值的原油。 

 

2006年，尼日利亚和中国结成战略联盟，允许两国商品和服务不受限制地进入对方市场。由于石油招标过

程中的高度腐败以及许多中国投资者的项目执行不力或不执行，石油换基础设施计划被取消，取而代之的

是石油换现金政策，允许中国支付等值的现金从尼日利亚进口石油，而石油基础设施项目是在公私合作伙

伴关系（CSCEC）下进行的。中国信保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修复尼日利亚三座炼油厂和建设原油精炼燃料

综合体的 230 亿美元合同提供了融资，融资总额为 80 亿美元。 CSCEC 承担了 80% 的费用，NNPC 提供剩

余 20% 的配套资金。这家中国公司还协助尼日利亚开发了 2007 年发射的 NIGCOMSAT-1 卫星。 

 

2007 年 5 月 29 日，接替奥巴桑乔出任总统的奥马尔·穆萨·亚拉杜瓦审查了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的“石油换

基础设施”协议，在查塔姆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尼日利亚输掉了合同后，导致合同中止。由于缺乏执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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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后续机制，与中国达成的高达 60 亿美元的石油交易失败，导致部分执行。此外，调查委员会的研究表

明，有几个石油区块被授予与尼日利亚政治权力走廊有密切联系但没有工业经验的中国投标人。中国要求

亚拉杜瓦政府出售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产，估计有六桶石油储备，以换取 500 亿美元用于尼日利亚基础设

施发展的替代融资（2010 年今天）。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SINOPEC) 收购了加拿大 Addax，后者是

西非领先的石油生产商之一，在尼日利亚拥有广泛的海上活动。 

 

在古德勒克·乔纳森执政期间，尼日利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三项贷款协议。该协议包括一份价值 5 亿

美元的阿布贾轻轨项目合同，一份价值 5 亿美元的尼日利亚四个机场航站楼开发合同，以及一份价值 1 亿

美元的尼日利亚政府部门间银河骨干通信扩展合同（NICAF，2013 年）。古德勒克 乔纳森 2013 年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表达了对中国公司在尼日利亚投资超过 250 亿美元的兴趣，其中包括中国能源部与尼日利

亚能源部签署的 200 亿美元谅解备忘录，旨在为尼日利亚提供 20,000 兆瓦的电力。在布哈里执政期间，中

国还向尼日利亚提供了 6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以及 15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包括拉

各斯、卡诺、阿布贾和哈科特港四个机场的扩建，布哈里政府还签署了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货币互换协

议。由于这一努力，从中国进口商品到尼日利亚的成本降低了，反之亦然，降低了两国商品的售价。 

 

尼中关系的重要性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其对外投资和帮助任何国家的重要基础。由于几乎没有国内和全球竞争对手，中国企业

从在非洲的投资中受益。然而，由于其不断变化的性质和国际标准，中国在环境合规方面面临更高的风险

（Bartels、Alladina 和 Lederer，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未能幸免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这可以从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其投资的减少中看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 年）。根据 Idun Arkhurst 

和 Laing（2007 年）的报告，在全球对采掘业原材料需求的推动下，非洲经济体的 FDI 在过去三年中持续

增长了 25%（Idun-Arkhurst 和 Laing， 2007）。 

 

因此，中国与非洲，特别是尼日利亚之间的关系显着发展。在许多方面，中国模式对双方都有利，特别是

在投资、外援和债务减免方面。在许多方面，中国的投资对尼日利亚有利，但与任何其他投资一样，它也

是有代价的。尼日利亚为其当地投资、文化和道德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还对当地贸易和商业产生了

负面影响，尼日利亚工人在许多情况下没有从中国投资中获利。尽管如此，尼日利亚还是受益于中尼在农

业领域的贸易关系，尤其是棉花产量，从 1994 年的 2.2% 增长到 2002 年的 15% 和 20%（UNCTAD，

2006）。由于棉花贸易的增加，尼日利亚的棉花产量有所扩大，对中国的棉花出口贡献了 10%。对生姜、

山药、木薯、皮革和丝绸等农产品的新投资加强了贸易联系。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贸易对尼日利亚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领域。中国企业帮助尼日利亚全境基础设施建设。

他们参与的项目包括建造水坝和热电厂，以及体育场、铁路、公路网络和机场。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正

在为这些项目提供部分或全部资金（Wang，2007）。尼日利亚 20 年铁路重建计划的第一阶段，耗资 83 亿

美元修复拉各斯和卡诺之间破旧铁路的项目就是一个例子（White，2006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和印度

跨国企业 L. N. Mittal 投资 60 亿美元用于铁路、炼油厂和电力，以换取尼日利亚的石油钻探权（Bello，

2007 年）。这意味着尼日利亚受益于这些投资以及根据当地内容法进行技术转让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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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中国民营企业方面，尤其是 1985 年的非限制性投资政策，中国私人投资者在尼日利

亚开展的贸易活动涵盖中小型和跨国公司。例如，浙江省东部的哈山公司在当地的制鞋企业投资了 600 万

美元。此外，电信巨头华为已在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投资超过 10 亿美元（Wang，

2007 年）。此外，非正规部门受益于中国私营企业更多地参与尼日利亚经济。在尼日利亚主要城市的几个

地区，建设了更多的中餐馆、电子电器商店、消费品和“中国城”（Tull，2006）。讨论拉各斯的案例研究很

有趣，三个中国商业村交易从中国进口的消耗品、国内物品和布料。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的贸易政策，

特别是“一个中国原则”和“双赢原则”对尼日利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影响。根据 Policy Insights（2008），尼

日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干涉贸易伙伴内政的理念，这与“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因此，

《经济学人》（2008 年）表示，中国必须考虑其经济利益和投资，而不是干涉，应该支持任何当权政府。

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而不是国际经济制裁。然而，有些人认为这一举措违反了人权、民

主、开放和问责制，所有这些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成功所必需的（Tull，2006 年）。 

 

根据 (Pang, 2003 in Taylor, 2004)，中国双赢原则为中国和尼日利亚提供了互惠互利。据他说，这是通过中

国公司支付补偿来实现的，事实上，每当项目完成时，他们都会进行当地的开发，例如钻孔、道路柏油和

学校改造。不仅如此，这个想法还有助于尼日利亚出口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反之亦然。据称，这种方法可

以鼓励这些国家在农业、技术和基础设施开发领域建立商业伙伴关系（Agubamah，2014 年）。尼日利亚和

整个非洲的企业应进一步探索这一概念，以促进该国的发展。 

 

尼中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 

其中一个重大问题是尼日利亚基础设施的现状非常不完善，特别是在电力、铁路网络系统和通信领域，如

果不采取紧急行动解决这些问题，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外国投资流入将继续避开尼日利亚，直到它面临

这些担忧。另一个问题是巨额贸易逆差，这继续对中国有利。 2005 年尼日利亚和中国的贸易总额为 25 亿

美元。尼日利亚仅从中获得了 4 亿美元，而中国获得了 21 亿美元（Alli，2007）。 

 

糟糕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尼日利亚参与全球经济的尝试。因此，中国已成为其最有价值的技术合作

伙伴。然而，人们对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作用表示担忧（Akongbowa 2008）。由于大多数中国企业将整套设

备和中国人员带入中国，因此从中国 FDI 传播的技术正在变得微不足道。赞法拉州政府就是这种情况。州

政府已同意斥资 2.5 亿美元开发三个新的加工厂和冶炼厂。中国企业拥有 90%的合资项目，而赞法拉政府

拥有 10%。中国公司将设计项目，选择合适的技术，购买所有设备，安装和运营，而赞法拉政府将提供土

地，获得勘探采矿许可证，为中国投资提供保障，并雇用 5,000名当地矿工（ 2010 年的今天）。 

 

中国对广泛的社会暴力造成的高度不安全感表示关注。外国投资者被绑架的案例屡见不鲜，他们的财产和

利益受到攻击。例如，在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加油和破坏石油设施。从种族战争到宗教争端，尼日利亚的

永久不安全无疑将使尼日利亚政府为吸引国际投资而提供的任何激励措施黯然失色。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

动于 2006 年 4 月谴责中国在尼日利亚南部对石油资源的数十亿美元投资。据该组织称，中国的投资将被视

为“小偷”，该组织还承诺进一步攻击石油员工和基础设施（乔纳森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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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和中国的联系 

尼日利亚与中国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 1960 年，当时中国代表团应尼日利亚政府的邀请参观了尼日利亚的独

立庆祝活动（Ogunsanwo，2018 年）。代表团带来了中国领导人的贺电，祝贺尼日利亚战胜了殖民主义。

尼日利亚终于在独立十多年后的 1971 年 2 月与中国建交。一年之内，两国都在对方首都开设了大使馆。此

后，中尼双边关系逐步发展。 1972 年，作为军事国家元首的 Gowon 将军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要求

为战后重建计划提供财政援助，当时中国支持比夫拉运动（Pease，2010）。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中国持

不同政见者，导致中国在 1977 年在全球范围内被孤立后，阿巴查将军也支持中国。 

 

1975年安哥拉内战期间，尼日利亚支持由苏联支持的 MPLA，而中国支持由美国和中央情报局支持的

FNLA。尼日利亚在 1993-8 年阿巴查独裁统治期间采取了“向东看”政策，当时由于该政权令人震惊的人权

记录，西方援助再次被切断，这巩固了北京-阿布贾联盟并在两国之间建立了信任。 

 

合作一直持续到今天。自 1999年尼日利亚民主选举开始以来，每一位尼日利亚总统都曾访问过中国。2005

年，中国和尼日利亚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支持尼日利亚 2015年作

为常任理事国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尼日利亚支持中国在太平洋地区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中国还在尼日

尔三角洲的平叛活动中提供了军事援助（Ramani，2016；Umejei，2015）。 

 

由于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有所改善（反之亦然）。尼日利亚独立后，多家香港公司在该国投资。共

产党接管后，一些中国大陆的人搬到了香港。其中两个仍然活跃在尼日利亚。鞋子、面包、塑料袋、钢

材、陶瓷都是李氏集团生产的。第二个是西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WEMPCO），是一家由董氏家族管理的

陶瓷、建筑材料和酒店公司。它刚刚于 2015 年在非洲开设了世界上最大的冷轧钢厂（Chen 等人，2016 

年）。 

 

中尼两国于 2006年签署了第一份关于发展战略关系的谅解备忘录（MOU），这在非洲国家中尚属首次。此

次合作促成了一项以石油换基础设施的交易，在该交易中，中国公司可以优先获得石油加工许可证。大量

中国贷款来自总统出访。乔纳森总统 2013 年的北京之行获得了 3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贷款，其中包括扩建

拉各斯、卡诺、阿布贾和哈科特港的机场。继布哈里总统于 2016 年访问尼日利亚后，该国获得了 60 亿美

元的基础设施贷款（Omolade，2019 年）。 

 

来自中国的公司正在逐步迁往尼日利亚。据当地投资机构称，截至 2013 年，有 208 家中国公司在尼日利亚

注册，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建筑和电信领域（Umejei，2015 年）。到 2016 年，在投资机构注册的人

数已增至 308 人，而这一数字可能要高得多（Sun 等人，2017 年）。陈等人。 (2016) 审查了允许在尼日利

亚投资的中国企业数量的两个来源：尼日利亚投资促进委员会 (NIPC) 和中国商务部 (MOFCOM)，分别发

现 221 家和 297 家，尽管不能保证他们实际投资. 141 个商务部成员和 92 个国家知识产权委员会成员报告了

制造业。 

 

尼日利亚也是中国最慷慨的贷款受益国之一。尼日利亚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从中国获得的贷款金额在

非洲排名第四，在 2000 年至 15 年的较长时期内排名第六。 （SAIS-CARI，2018）。然而，随着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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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为拉各斯-卡诺和拉各斯-伊巴丹铁路提供 75 亿美元的融资，预计这一数字将会上升（Adamu，2017 

年）。他们是 2011 年继南非之后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受益者。（Umejei，2015 年）。 1995 年至 2017 年

间，尼日利亚是仅次于南非的中国商品的第二大进口国。在同一时间跨度内，对中国的出口一直位居前五

（UNCTAD，2018）。 

 

尼中贸易关系 

即使在两国非正式关系的整个时期，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联系也在增长。 1958年中国对尼日利亚的

出口额估计为 140万英镑，1959年达到 186万英镑。到 1963年，尼日利亚是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摩洛哥

之后，中国对非洲出口的第三大市场。然而，这一时期的贸易格局显示出对尼日利亚有利的严重失衡。无

论是中国不愿光顾尼日利亚商品，还是尼日利亚在商业方面对中国的帮助不大，关键是中尼贸易的好处是

中国受益，而不是尼日利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实际上需要这样一笔意外之财来建立外部储备，以便在

欧洲进行工业采购。因此，排除了尼日利亚在此期间出于贸易目的与中国接近的要求。事实上，如果尼日

利亚愿意，它可以切断与中国的商业联系，而不会产生负面后果（Ogunsanwo，1974；Owoeye，1986；

Agbu，1994；Chibundu，2000）。 

 

尽管尼日利亚发生内战（1967-1970 年），但该国仍然是中国商品的稳固市场。例如，1969 年中国对尼日

利亚的出口总额为 540 万英镑，而 1968 年为 372 万英镑。1970 年增加到 703 万英镑，1971 年增加到 1000 

万英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稳步下降。例如，虽然贸易价值在 1981 年为 N3570 万，但在 1982 年下降到 

N1780 万。在 1983 年和 1984 年，它分别下降到 N800 万和 N260 万。这种下降趋势可以归因于尼日利亚政

府的紧缩努力，这导致了货币限制和进口限制。此时尼日利亚对华出口的商品结构显示，中国主要从尼日

利亚购买可可豆和腰果，而尼日利亚仅从中国进口轻工产品和化学品。另一方面，贸易平衡有利于中国。

自 1974 年谢胡·亚尔·阿杜瓦准将访问北京以来，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差距一直令人担忧。在后来的

谅解书中，中国同意购买大量棉花和棕榈仁，以及可可和腰果。坚果作为缩小贸易差距的一种手段。尽管

如此，贸易逆差仍然存在（Owoeye，1986；Chibundu，2000）。 

 

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额一直很低，直到 1993 年中国从原油净出口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原油进

口国。近年来，中国和尼日利亚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额不断扩大。由于中国对能源的贪得无厌的渴望来推动

其不断增长的经济。中国曾经是亚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在 1993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预计到 2045 年，

中国 45% 的能源需求将依赖进口石油。因此，政府需要来自低成本的非洲或中东的供应东方资源

（Ezirim，2007；Utomi，2008；Onuoha，2008）。由于上述情况，中国采取了“走出去”战略，两国贸易和

投资关系稳步改善。尼日利亚和中国签署了多项“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以相互提供优惠待遇。 Onuoha 

(2008) 表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国和尼日利亚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包括： 

 

采取好措施，让非洲产品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例如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出口产品给予零关税待

遇，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中国与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或区域贸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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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非洲是中国政府鼓励企业投资的地区之一。中国政府将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简化投资程序，加强引

导和服务，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赴非洲投资。她将继续唱响并落实“鼓励和确保投资的双边协议”和“避免双重

征税”，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C。鼓励中国金融机构在非洲设立办事处，为中非贸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d。加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为开拓非洲市场创造条件。 

上述举措可能促成了近期中尼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例如，尼日利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从 1996 年的 

1.78 亿美元增长到 2001 年 12 月的 14.4 亿美元。2002 年的贸易额为 11.68 亿美元，2003 年为 18.58 亿美

元。 2004 年价值为 20 亿美元，而 2007 年为 28.3 亿美元。中国是尼日利亚的十大贸易伙伴之一，在该国拥

有 30家企业（一些是独资企业，另一些是与尼日利亚人共同拥有的）。这些企业在尼日利亚经济的建筑、

石油和天然气、技术、服务和教育领域开展业务。中国已签署价值超过 40 亿奈拉的石油勘探合同，其参与

石油行业的条件是建设一个发电设施，该设施将为尼日利亚的电网贡献大量兆瓦电力（Momoh，2009 

年）。 

 

综上所述，奥巴桑乔总统任内，中尼双边贸易投资关系明显改善。另一方面，贸易平衡一直对中国有利。

尽管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存在职能关系，但学者和专家对两国社会经济合作的好处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中

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引起了敌意和批评。有人特别关注中国投资对尼日利亚经济安全的影响，中国向尼日

利亚倾销劣质工业产品、缺乏从中国向尼日利亚的技术转让、尼日利亚投资生存的机会减少，这些都损害

了尼日利亚的经济安全。在中国，以及对寻求在中国探索商机的尼日利亚人的签证和就业限制

（Ogunsanwo，2018 年）。 

 

在制度框架下，全球排名表明尼日利亚的制度环境薄弱，在“营商便利度、政府支出浪费、政府政策透明度

和公共资金转移”方面排名第 125 位、第 120 位、第 79 位和第 119 位”分别在 133 个国家中排名第 39 位、

第 35 位、第 32 位和第 55 位（Tajudeen, 2013）。 

 

尼日利亚的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相对较低，应重点关注电力、港口、公路和铁路等重要设施。尼日利亚需要

增加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资助，以确保其劳动力的长期增长。尼日利亚在技术准备方面做得很好，在

尖端技术的可用性和公司级技术吸收等标准上得分平均，但这并没有转化为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高科

技产品（Gimba，2018 年） 

 

尼日利亚在创新方面并不缺乏，企业继续在研发上投入资金。然而，大学和行业之间存在不匹配，正如该

国排名第 87 位而中国排名第 23 位所表明的那样。政府对现代技术产品的采购和科研机构的质量都令人遗

憾，需要立即引起重视。由于走私到该国的中国商品质量低劣，尼日利亚经济正在遭受损失。停电、缺乏

负担得起的融资来获取投入以及各种税收分别位居前、二、三位，这些原因导致尼日利亚商品与中国商品

没有竞争力。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应保护当地制造企业免受不合格、补贴进口的关税和补贴外国产品的影

响（Gimba，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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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尼日利亚的投资 

2006 年至 2013 年间，中国的投资使从非洲合法和非法汇回中国的利润增加了一倍多，而在非洲大陆只有 

15% 的利润以税收方式缴纳。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2 年），尼日利亚在中国对西非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占

主导地位，占次区域投资总额 870 亿美元的 70%，占非洲 1.3 万亿美元投资总额的 11%。仅尼日利亚的石

油部门就从中国获得了大约 80% 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报告称，尽管中国在非洲的大量投资应使双方受

益，特别是在技术转让和平等市场准入方面，但许多非洲国家的工业进口仍依赖中国，以换取低价值的初

级产品。农产品，这已经改变了贸易和投资平衡的规模。据先锋报（2021 年 2 月 8 日）报道：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周一表示，尽管近年来尼日利亚经济脆弱，但它仍然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投资目的

地。中国驻尼日利亚代办赵勇在阿布贾举行的庆祝尼中关系 50周年的媒体活动中还透露，中国与非洲的贸

易额已达 2087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 491亿美元。据勇介绍，2019年中尼贸易额达 192.7亿美元，

是 1971年建交时的 1900倍。 Yong 吹嘘说：“尽管受到 Covid-19 的不利影响，但 2020 年 1 月至 10 月双边

贸易额同比增长 0.7%，比中非整体贸易增长率高出 14%。 “尼日利亚分别超过安哥拉和南非，成为中国在

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同时，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投资目的地。 

 

根据 Pease（2010）的说法，非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新鲜，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1950 年代初开始向

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从 1956 年向埃及提供 200 万美元贷款开始，中国也向大多数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非

洲国家提供一揽子援助。自 1998 年中国政府启动“走出去”战略，通过中国公共和私营企业占领全球市场以

来，Ogunrnu (2017) 认为，通过以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为中心的投资战略，中国对非洲的 FDI 一直在增

加，以探索非洲石油和天然气为中国工业增长提供动力。 

 

根据 Ian (2006) 的说法，中尼关系的基本关注点是贸易和工业，在这方面，尼日利亚为了在该国建设工业而

对中国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作者还研究了当前两国关系的驱动因素，即以尼日利亚的石油换取中国的帮

助。尽管伊恩努力记录尼中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但他的作品并未涵盖双边关系的其他重要方面，例如尼日

利亚人在中国企业中的工作条件等。 

 

根据江 (2009) 的说法，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为中国在

尼日利亚的 460 亿美元投资开辟了道路。然而，他的研究并未提及尼日利亚不喜欢中国工业产品，许多尼

日利亚人认为中国工业产品不合格。 Oniku 和 Gbadamosi（2009 年）对尼中双边关系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考察了 1999 年至 2007 年非洲主要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国家）之间贸易和外交联系的演变。

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已经从与尼日利亚的双边关系中获益更多，1997 年至 2007 年间从该国汇回超过 840 

亿美元，而同期尼日利亚的非国家行为者从中国汇回的收入不到 100 亿美元。除此之外，还有贸易失衡和

大量中国贷款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慢慢将尼日利亚拖入债务困境。 Davies Martyn (2008) 在其著作《经济特

区：中国的发展模式》中认为，就非洲而言，如果不迅速扭转尼日利亚债务过剩的危险趋势，中国将能够

使尼日利亚的经济出口和进口导向有利于中国（戴维斯，2008 年）。 

 

另一方面，中国寻找石油和天然气似乎是当前恢复接触浪潮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公民不能幸免于最近

在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发生的社会动荡，该地区是该国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所在地。一些中国石油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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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被激进分子绑架，他们为更公平地分配该国资源而战。尽管上述关于尼日利亚的著作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它们有助于深入了解尼中双边关系的起源、性质和维度。 

 

中国对尼投资的影响 

在尼日利亚，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和公路领域。其他中国投资兴趣包括铁路建设、电力和电

信，其中中国石化、中石油和 CNOON 是尼日利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最重要的中国投资者，截至 2015 年的

投资总额为 7134 亿美元。根据尼日利亚国营石油公司的数据，2019 年尼日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仅达到 

160 亿美元。虽然尼日利亚的石油行业欢迎中国的兴趣，但分析师担心该行业缺乏透明度以及该国可再生能

源市场发展缓慢（Chika，2019 年）。 

 

CCECC、CGC、SINOMA和 CSCEC是在尼日利亚的四大中国建筑企业，总投资额达 1154.1亿美元。中建

委负责建设铁路、房屋、公路、桥梁、房屋，中建委负责建设机场和水坝等供水工程。中材是水泥制造

商，中建是房地产开发商。电信领域最大的企业是中兴通讯和华为，2015年中国投资近 550亿美元。山东

电力是尼日利亚电力领域的大投资者，总投资额达 409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在油气领域的投资已超过其

他国家。原油饮料、动物皮和艺术材料是尼日利亚向中国出口的 120 亿美元（Shiitu，2018 年）。 

 

综上所述，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大，而尼日利亚在中国的投资规模则小得多，部分原

因是尼日利亚在中国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使其经济安全面临中国霸权的威胁。尼日利亚必须提高内部能

力才能在中国的竞争环境中竞争。尽管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规模可观，但其对尼日利亚的发展效益值得

商榷，因为这些投资所产生的大部分利润没有再投资，而是汇回中国以促进其经济增长，从而阻碍了尼日

利亚的发展。中国在石油和天然气、电力、电信和建筑行业的投资增加了尼日利亚对中国电信设备的依

赖，而不是通过技术转让促进尼日利亚制造的 ICT，导致尼日利亚经济缺乏创造力和多元化，从而在自力

更生方面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石油行业是尼日利亚的支柱产业，该国 80% 的对外贸易收入来自该行业，

但该行业主要由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管理，这一事实危及该国的经济安全，因为这使他们能够获得有

关原油来源信息的特权。尼日利亚石油经济建立在相对成功的基础上，以及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功。 

 

据 Shiitu（2018 年）称，尽管尼日利亚本土制造公司与外国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但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

资继续增长。由于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上述所有不利情况都使尼日利亚经济面临增长迟缓的危险，并损

害其新兴行业。还有尼日利亚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尼日利亚 60% 的电子产品进口来自该国，因为中国商品

比从欧洲购买的商品便宜。由于尼日利亚较高的生产成本、高昂的管理费用和破旧的生产基础设施，许多

尼日利亚中端产业无法在市场上销售其产品，从而危及当地公司在激烈竞争中面临倒闭的安全来自中国的

进口商品。尼日利亚的腐败也危及该国的经济安全，因为包括联邦税务局在内的该国众多税务机构低估了

中国的公司税，导致数百万美元的收入损失。中国企业对尼日利亚工人的残酷对待也危及他们自身的财务

稳定，因为许多人被无故解雇，而有些人工作过度，工资过低。 

 

由于中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涌入尼日利亚，许多新兴的当地产业被淘汰出局，导致这些人失业和个人经济不

安全。由于中国纺织公司在卡诺州的存在，许多尼日利亚人失去了工作，因为这些企业导致许多当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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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法与这些企业竞争而关闭。尼日利亚还保持着中国商品的大市场，推动了中国经济而不是尼日利亚

的经济，使后者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还主要向想从中国进口的尼日利亚人发放签

证，从而危及尼日利亚的经济安全，使许多尼日利亚人选择相对便宜的中国商品而不是当地生产的商品，

导致当地产业逐渐崩溃。包括中兴在内的许多中国公司不在尼日利亚制造，因为他们的大部分产品都是从

中国进口的，配备了设备和技术人员，危及许多尼日利亚人的工作保障（Chika，2019 年）。 

 

与支持伙伴关系的国家政府不同，中国在尼日利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受到了许多学者和社会组织的质疑

（Konings，2007）。虽然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发展模式（Alden，

2005），但另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在非洲大陆的行为与新殖民历史之间存在联系（De Lorenzo，2007）。 

Hood and Young (1981) 方法已被用于使用社会、竞争、商业和其他变量来分析跨国经营。 

 

社会影响 

可能很难评估中国参与尼日利亚的利弊。尼日利亚近期的经济增长达到了新高，这部分归功于中国的投资

（Hanson，2008 年）。此外，中国的高速公路、桥梁和水坝对国家的基础设施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

面，这种联系鼓励政府扼杀政治和经济改革努力。 

 

贸易效应 

在贸易、商业和社会问题领域还有更多有争议的问题。根据 Kaplisky 等人的说法，非洲的贸易，特别是尼

日利亚的贸易，受到两方面的影响。 （2007 年）。内向型制造业的内部市场竞争是一方面，外向型产业的

外部市场竞争是另一方面。贸易平衡有利于中国，因为当地工业和商人已经被大量建立网络销售商品的低

成本中国批发和零售机构严重破坏（Alden，2005）。此外，尼日利亚制造商无法在非洲市场与中国公司竞

争，因为中国公司的生产成本和市场定价较低（Tull，2006 年）。 

 

竞争效应 

在中国资助的尼日利亚项目中，当地人反对雇用中国劳工而不是当地工人（Alden，2005 年）。 De Lorenzo 

(2007) 还强调，中国竞争对尼日利亚公司和出口的影响令人担忧。进口纺织品导致尼日利亚当地纺织品制

造商倒闭。 

 

失业效应 

比赛并不是唯一可以发现这些障碍的地方。据鞍山（2007 年）称，由于商品从中国涌入，劳动力实践和市

场战略的分歧正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中国管理人员雇用中国公民的倾向，以及对他们的超长工作时间的要

求，正在与当地劳动法律和规范产生摩擦。此外，社区成员对中国企业的活动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他们

在促进当地就业和加强当地经济方面做得不够。另一个争论点是中国商品的质量，它比本地制造的商品更

便宜，质量更高。 

 

劳动影响 

尼日利亚劳工大会（2016 年）指责在尼日利亚的中国公司被“关闭”，声称他们很少雇用训练有素的当地专

家。工会表示，尼日利亚人在中国企业的工作条件不符合尼日利亚劳动法或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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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进一步声称，从中国 FDI 到尼日利亚的技术转让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大多数中国公司将制成品带入尼

日利亚并由中国人员完成设备。 

 

道德影响 

根据茨威格和建海（2005）的说法，“北京以资源为基础的对外战略几乎没有道德空间。”毕竟，世界上一

些最有价值的资源是在管理不善的国家中发现的。中国与流氓国家建立了联系，这有时会导致这些国家公

民的暴力报复。他们在苏丹、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的经历提供了一些例子。例如，赞比亚谦比

希铜带的抗议劳工遭到中国老板的枪击（Trofimov，2007 年）。 

 

 

调查结果和结论 

调查结果还显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其生产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融资能力，为尼

日利亚提供了激励。由于尼日利亚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参与已经远远超出石油。尼日利

亚的制造业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正在看到来自中国公共和私营公司的投资。他们正在尼日利亚各地建

设新的公路、火车和机场，并开发两个经济特区。中国还因其提供无条件援助的政策——即所谓的“合

作”——以帮助实现发展目标而受到认可。数百名中国专家正在带来新技术和新技术，以努力提高尼日利亚

的农业产量。近期中尼关系的发展与两国关系重燃不无关系。中尼虽于 1972年建交，但在接下来的 30年

里，双方发生了巨大的积极互利发展。 

 

调查结果还显示，中尼双边关系规模巨大，具有战略意义，并持续呈指数级增长，尤其是在奥卢塞贡·奥巴

桑乔时期（1999-2007 年）。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已经从意识形态驱动的反殖民主义和冷战团结，发展为

务实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接触。中国和尼日利亚的商业关注使双边贸易和投资逐步增加。今天，尼日利

亚从中国需求推动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受益匪浅。此外，尼日利亚普遍认为中国是现代化的典范，比西

方伙伴更能满足非洲的需求；并且能够提供更适合尼日利亚人口袋的消费品。 

 

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大，而尼日利亚在中国的投资规模要小得多，部分原因是尼日利

亚无法在中国与中国产品竞争，使其经济安全面临中国霸权的威胁。尼日利亚必须提高内部能力才能在中

国的竞争环境中竞争。尽管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规模可观，但其对尼日利亚的发展效益值得商榷，因为

这些投资所产生的大部分利润没有再投资，而是汇回中国以促进其经济增长，从而阻碍了尼日利亚的发

展。中国在石油和天然气、电力、电信和建筑行业的投资增加了尼日利亚对中国电信设备的依赖，而不是

通过技术转让促进尼日利亚制造的 ICT，导致尼日利亚经济缺乏创造力和多元化，从而在自力更生方面危

及国家的经济安全。石油行业是尼日利亚的支柱，该国 80% 的对外贸易主要由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管

理，这一事实危及该国的经济安全，因为这使他们能够获得有关石油来源信息的特权。尼日利亚石油经济

建立在相对成功的基础上，以及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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